
编辑 李 琳 版式 从华杰 校对 李红岩 组版 常 琳

2025年 7月 18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 周末·怀川
人物A04

1964
年 的 焦
作 ，冬 雪
裹着蜡梅
的清香漫
过 街 巷 。
接生婆抱
着襁褓里
的 女 婴
说：“这丫
头 ，生 在
冬 月 ，浑
身带着股
香气儿。”
奶 奶 听
了 ，当 即
拍板：“老
三就叫冬
香 ，张 冬
香。”

谁 也
没 有 想
到 ，这 个
名 字 ，在
半个世纪
后会成为
焦作大地
上最温暖
的符号。

“

□贺新花

十六载，碾碎的芳华与淬炼的初心

上世纪80年代，技工学校毕业后，张冬
香如愿被分配到焦作市陶瓷一厂彩烤车间上
班。

3个月后，赶上单位面向全体职工招考
管理人员，张冬香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分配
到管理岗位，成为彩烤车间的一名核算员，
不久便身兼数职。这时的她，对自己有了
更高的要求，不仅兢兢业业工作，还挤时间
上电大，几年时间分别取得大专、本科文
凭。她每天早出晚归，重活脏活抢着干，由
于刻苦努力工作，被调到厂团委任干事，后
任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之后又任党委宣
传部长，成为企业重点培养的干部，前途一
片光明。

1994年的一天，她的小妹妹突然跑到她
的办公室，带着哭腔说：“三姐，妈不认人了，
在家砸东西呢！”

这年，她60岁的妈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
症。

张冬香姊妹7个，大姐的独生女正躺在
白血病病房，二姐的丈夫在军营里她得照顾
两个孩子，四妹在夜市摆摊糊口，剩下的3个
弟妹不是刚上班就是还在求学。爸爸身体不
好，先后请了7个护工均被妈妈无休止的喊
叫吓跑。

怎么办？
一次，在上班途中，她看到坐在街旁台阶

上的妈妈像风中的一株枯草，像一个无人照
看的孩子，那呆滞的目光、那孤独的背影、那
无助的表情牵动了她最柔弱的神经。她说：

“我不能丢下妈妈不管。妈妈看着我长大，现
在她病了，我要陪着她变好。”从此，张冬香不
再顾忌别人的眼光，带着妈妈去上班，像小时
候妈妈带着她一样。

5年后，妈妈瘫痪在床。
带着妈妈一起上班的这几年，影响了张

冬香的工作，不仅丢失了令人羡慕的岗位，还
错失了升职的机会。此时，看着躺在床上有
些呆傻的妈妈，张冬香问自己：“我还能安心
上班吗？”

这一次，她作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选
择，辞职回家照顾妈妈。从此，那个曾经的
职场女强人，开始了日夜与病人打交道的日
子，端屎端尿、洗洗涮涮成了张冬香的生活

日常。
一天深夜，爸爸高烧39℃，妈妈把大便

抹得满墙、满床、满身都是。张冬香崩溃
了，可她没有怨言，一边照顾爸爸，一边流

着眼泪小心地给妈妈擦洗身
体，清理墙上、床上的污渍。
这时，她恨自己分身乏术。

16个春夏秋冬，她放弃事
业精心照顾妈妈。2010年10
月，她的妈妈永远离开了她。
爸爸因为伤心，一年多时间曾
经四次与死神擦肩。

妈妈去世后，她又承担起
照顾爸爸的重任。为了让爸
爸从悲痛中走出来，她想到了

电脑，自学网络知识，教爸爸上网。
2016年4月一天，张冬香和爸爸聊天，爸

爸语重心长地说：“冬香，我和你妈拖累你20
多年，为了照顾俺俩，耽误了你的工作，影响
了你的前程。现在你妈走了，我最近身体还
可以，你应该走出去，发挥你的特长，为社会
做点事。”

有着60多年党龄爸爸的提醒让张冬香
陷入沉思，为社会做点事，这不正是自己的初
心吗？16年的磨砺，初心更坚。

2022年，她的爸爸去世，享年93岁。

52岁，从家庭屋檐到社会舞台

其实，早在2012年，张冬香凭着教爸爸
上网时自学的动漫技能就创办了嘉乐园动漫
音画室，月学员5万人次。此刻，她盘算着创
办老年大学，让像父母一样的老人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她揣着申请往返民政局30多次，推着轮
椅上的爸爸，历尽艰辛，硬是在2016年8月办
起了嘉乐园老年大学，首批学员700多人。可
开学前一天，被告知她找的场地是危房，老年
大学被叫停，700多名学员愿意留下来的不到
60人，张冬香躲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大哭一场。

哭过之后，张冬香创新思路，策划举办了
焦作市首届百人旗袍秀。

市东方红广场上，100位银发奶奶穿着
蓝色旗袍走秀，引起关注，几天招来上千人，
各城区5所老年大学分校也顺势建立。

她将党性强、觉悟高、作风正、乐奉献的
党员安排到各分校任政治指导员，这些巾帼
老党员率先垂范，很快，5所老年大学步入正
轨，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2016年10月，在山阳区委和山阳区艺新
街道党工委的建议下，成立了以张冬香名字
命名的“冬香好妈妈”工作站，地点就在艺新
街道综治中心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
起初只有3名离退休老党员。工作站是一个
社会组织，以家风教育、家事调解和关心下一
代为主要公益服务内容。

2017年４月，焦作市首个以个人名字命
名的党支部成立——“冬香好妈妈”工作站党
支部，有正式党员12名。

这就是“冬香好妈妈”工作站最初的模
样。

一群人，微光聚星河温暖一座城

从此，张冬香在爸爸的支持下，开始自己
的事业。9年时间，“冬香好妈妈”工作站党员
人数从3名变成370多名，志愿者人数从几十
名变成3000多名。这群人，无怨无悔地跟着
张冬香，行走在志愿服务的路上。

2020年4月下旬，张冬香突然接到一个
电话，她曾经调解过的一个家庭中的一名17
岁男孩要自杀。张冬香心急如焚，第一时间
拨打110、120电话，然后冲出家门，最终在山
上找到了那个绝望的男孩。

当这个孩子要离开时，他再也抑制不住
感恩的心，扑到张冬香的怀里。张冬香紧紧
地抱住这个可怜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张冬香和“冬香好妈妈”工
作站的银发奶奶救助过40多个。

温清雅是一个小女孩，特殊的家庭环境
造成她和弟弟性格内向，是张冬香长期无微
不至的关心、帮助和“冬香好妈妈”工作站的
免费读书活动，打开了姐弟俩的心结，让他们
变得阳光向上，懂得把快乐带给别人，懂得

“爱不是独自闪耀，而是照亮更多的人”。
最动人的是何卫英跨越30多年爱的接

力。39年前的一个雨夜，她那患有癫痫病的
奶奶倒在路边，是准备结婚的张冬香和男友
将老人送到医院，深夜又将老人从医院送回
家。39年后，何卫英有缘加入了嘉乐园老年
大学，受张冬香人格魅力感染，坚定成为“冬
香好妈妈”工作站的一名志愿者，走上了调解
纠纷、化解矛盾、无私奉献的道路。

2021年7月中旬，我市遭遇强降雨，洪涝
灾害险情不断。张冬香主动请缨，带着银发
志愿者守候在瓮涧河畔，10个小分队连续5
个昼夜坚守在排除险情第一线。

9年时间，她组织的银发宣讲团、青年宣
讲团和红领巾宣讲团共进行5470多场宣讲；
她独创的“365红色广播站”，8年多来一天也
没有间断；9年时间，她成立红色调解队52
支，调解员281名，共调解各类登记在案的纠
纷96200余起，成功率86.7%；9年时间，她入
户走访33489次，志愿服务1.7万小时……

初心如磐，忠孝两全的人生答卷

2025年5月23日，对张冬香来说，是一
个难忘的日子。这天，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
彰大会在京举行，张冬香获得第九届全国道
德模范荣誉称号，受到中央电视台采访，并在
《新闻联播》播出。面对笔者，她说：“荣誉属
于三千志愿者，属于焦作。”

被央媒誉为“焦作名片”助人为乐模范张
冬香的名字像长了翅膀，从北京飞回家乡焦
作，传遍大街小巷，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
识。

6月，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文件，号召在
全市深入开展向全国道德模范张冬香同志学
习活动。

有次宣讲会结束，当被问到这些年的付
出图个啥时，张冬香十分坚定地笑着说：“图
的是不忘初心，图的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台上、台下顿时响起掌声，经久不息。
岁月染白了她的鬓发，却让共产党员的

底色愈加鲜亮。从病床前的孝女到千万人心
中的“好妈妈”，张冬香用大孝至爱和赤胆忠
心书写了“孝”的深度和“忠”的宽度，这株寒
冬里绽放的蜡梅终究酿成满城芬芳，活成了
最动人的初心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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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荷风送爽启新章，名作醇香待共赏。
应广大读者对经典文学深度品读的热切期

盼，自本周起，本报推出全新栏目——“名家赏
析”。此栏目旨在撷取中外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
珠，邀请读者朋友们一同沉浸于文字的隽永芬芳，
感受思想的深邃激荡，体悟情感的细腻流淌。

开篇之选，我们聚焦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郁达
夫先生。郁达夫先生以其真挚浓烈的情感、大胆
率真的自我剖白和对社会边缘人物的深切同情，
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一道独特而深刻的风景
线。其作品不仅艺术风格鲜明，更饱含人文关怀，
至今读来，仍具有穿透时空的动人力量。

本期起，我们将为您连续刊载郁达夫先生极
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这
部诞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杰作，以其细腻温婉
的笔触，描绘了都市贫民窟中，一位困顿潦倒的知
识分子与一位善良坚韧的烟厂女工之间，一段在
生活重压下悄然萌生的、纯洁而略带忧伤的心灵
对话。小说不仅刻画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与
尊严，更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濡以沫中，传递
出人性深处不灭的温情与微光。“春风沉醉”四个
字，既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亦隐喻着苦难生活中那
分短暂却珍贵的慰藉与朦胧的希望。

郁达夫先生在此篇中，将个人身世的飘零感、
对弱者的深切同情以及知识分子特有的感伤气
质，完美地融于对普通劳动者形象的塑造和对生
活细节的精准捕捉之中。其语言抒情而内敛，氛
围营造极具感染力，是现代文学史上书写底层人
物命运与心灵世界不可多得的经典。

我们期待通过连载这部《春风沉醉的晚上》，
与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一起，在郁达夫先生营造的
独特文学世界里，重温那个时代的风貌与气息，感
受那分穿越时空依然能引起共鸣的悲悯情怀与人
性温度。让我们一同跟随大师的笔触，沉入那个
“春风沉醉的晚上”，去倾听、去思考、去品味。

敬请关注本期及后续连载。

□郁达夫

一

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
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寓所迁
移了三处。最初我住在静安
寺路南的一间同鸟笼似的永
也没有太阳晒着的自由的监
房里。这些自由监房的住
民，除了几个同强盗小窃一
样的凶恶裁缝之外，都是些
可怜的无名文士，我当时所
以送了那地方一个 Yel-
low Grub Street 的称号。
在这 Grub Street 里住了
一个月，房租忽涨了价，我就
不得不拖了几本破书，搬上
跑马厅附近一家相识的栈房
里去。后来在这栈房里又受
了种种逼迫，不得不搬了，我
便在外白渡桥北岸的邓脱路
中间，日新里对面的贫民窟
里，寻了一间小小的房间，迁
移了过去。

邓脱路的这几排房子，
从地上量到屋顶，只有一丈
几尺高。我住的楼上的那间
房间，更是矮小得不堪。若
站在楼板上伸一伸懒腰，两
只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顶穿通
的。从前面的衖里踱进了那
房子的门，便是房主的住
房。在破布洋铁罐玻璃瓶旧
铁器堆满的中间，侧着身子
走进两步，就有一张中间有
几根横档跌落的梯子靠墙摆
在那里。用了这张梯子往上
面的黑黝黝的一个二尺宽的
洞里一接，即能走上楼去。
黑沉沉的这层楼上，本来只
有猫额那样大，房主人却把
它隔成了两间小房，外面一
间是一个N烟公司的女工住
在那里，我所租的是梯子口
头的那间小房，因为外间的
住者要从我的房里出入，所
以我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间的
便宜几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个五十
来岁的弯腰老人。他的脸上
的青黄色里，映射着一层暗
黑的油光。两只眼睛是一只
大一只小，颧骨很高，额上颊
上的几条皱纹里满砌着煤
灰，好像每天早晨洗也洗不
掉的样子。他每日于八九点
钟的时候起来，咳嗽一阵，便
挑了一双竹篮出去，到午后
的三四点钟仍旧是挑了一双
空篮回来的，有时挑了满担
回来的时候，他的竹篮里便
是那些破布、破铁器、玻璃瓶
之类。像这样的晚上，他必
要去买些酒来喝喝，一个人
坐在床沿上瞎骂出许多不可
捉摸的话来。

我与间壁的同寓者的第
一次相遇，是在搬来的那天
午后。春天的急景已经快晚
了的五点钟的时候，我点了
一支蜡烛，在那里安放几本
刚从栈房里搬过来的破书。
先把它们叠成了两方堆，一
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后把两
个二尺长的装画的画架覆在
大一点的那堆书上。因为我

的器具都卖完了，这一堆书
和画架白天要当写字台，晚
上可当床睡的。摆好了画架
的板，我就朝着了这张由书
叠成的桌子，坐在小一点的
那堆书上吸烟，我的背系朝
着梯子的接口的。我一边吸
烟，一边在那里呆看放在桌
上的蜡烛火，忽而听见梯子
口上起了响动。回头一看，
我只见了一个自家的扩大的
投射影子，此外什么也辨不
出来，但我的听觉分明告诉
我说：“有人上来了。”我向暗
中凝视了几秒钟，一个圆形
灰白的面貌，半截纤细的女
人的身体，方才映到我的眼
帘上来。一见了她的容貌我
就知道她是我的间壁的同居
者了。因为我来找房子的时
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诉我
说，这屋里除了他一个人外，
楼上只住着一个女工。我一
则喜欢房价的便宜，二则喜
欢这屋里没有别的女人、小
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
等她走上了梯子，我才站起
来对她点了点头说：

“对不起，我是今朝才搬
来的，以后要请你照应。”

她听了我这话，也并不
回答，放了一双漆黑的大眼，
对我深深地看了一眼，就走
上她的门口去开了锁，进房
去了。我与她不过这样见了
一面，不晓是什么原因，我只
觉得她是一个可怜的女子。
她高高的鼻梁，灰白长圆的
面貌，清瘦不高的身体，好像
都是表明她是可怜的特征，
但是当时正为了生活问题在
那里操心的我，也无暇去怜
惜这还未曾失业的女工，过
了几分钟我又动也不动地坐
在那一小堆书上看蜡烛光
了。

在这贫民窟里过了一个
多礼拜，她每天早晨七点钟
去上工和午后六点多钟下工
回来，总只见我呆呆地对着
蜡烛或油灯坐在那堆书上。
大约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痴不
痴呆不呆的态度挑动了吧。
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楼来的
时候，我依旧和第一天一样
站起来让她过去。她走到了
我的身边忽而停住了脚。看
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
什么似的问我：

“你天天在这里看的是
什么书？”（她操的是柔和的
苏州音，听了这一种声音以
后的感觉，是怎么也写不出
来的，所以我只能把她的言
语译成普通的白话。）

我听了她的话，反而脸
上涨红了。因为我天天呆坐
在那里，面前虽则有几本外
国书摊着，其实我的脑筋昏
乱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
不进去。有时候我只用了想
象在书的上一行与下一行中
间的空白里，填些奇异的模
型进去。有时候我只把书里
边的插画翻开来看看，就了
那些插画演绎些不近人情的

幻想出来。我那时候的身体
因为失眠与营养不良的结
果，实际上已经成了病的状
态了。况且又因为我唯一的
财产一件棉袍子已经破烂不
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
步和房里全没有光线进来，
不论白天晚上，都要点着油
灯或蜡烛的缘故，非但我的
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
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萎缩
了。在这样状态下的我，听
了她这一问，如何能够不红
起脸来呢？所以我只是含含
糊糊回答说：

“我并不在看书，不过什
么也不做呆坐在这里，样子
一定不好看，所以把这几本
书摊放着的。”

她听了这话，又深深地
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种不解
的形容，依旧走到她的房里
去了。

那几天里，若说我完全
什么事情也不去找，什么事
情也不曾干，却是假的。有
时候，我的脑筋稍微清新一
点，也曾译过几首英法的小
诗，和几篇不满四千字的德
国的短篇小说，于晚上大家
睡熟的时候，不声不响地出
去投邮，在寄投给各新开的
书局。因为当时我的各方面
就职的希望，早已经完全断
绝了，只有这一方面，还能靠
我枯燥的脑筋，想想法子
看。万一中了他们编辑先生
的意，把我译的东西登了出
来，也不难得着几块钱的酬
报。所以我自迁移到邓脱路
以后，当她第一次同我讲话
的时候，这样的译稿已经发
出了三四次了。

二

在乱昏昏的上海租界里
住着，四季的变迁和日子的
过去是不容易觉得的。我搬
到了邓脱路的贫民窟之后，
只觉得身上穿在那里的那件
破棉袍子一天一天重了起
来，热了起来，所以我心里
想：

“大约春光也已经老透
了吧！”

但是囊中很羞涩的我，
也不能上什么地方去旅行一
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灯
光下呆坐。在一天大约是午
后了，我也是这样坐在那里，
间壁的同住者忽而手里拿了
两包用纸包好的物件走了上
来，我站起来让她走的时候，
她把手里的纸包放了一包在
我的书桌上说：

“这一包是葡萄浆的面
包，请你收藏着，明天好吃
的。另外我还有一包香蕉买
在这里，请你到我房里来一
道吃吧！”

我替她拿住了纸包，她
就开了门邀我进她的房里
去。共住了这十几天，她好
像已经信我是一个忠厚的人
的样子。（未完待续）


